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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

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

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

，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

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

。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代現象早在一百多

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

‧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

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

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分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

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伊

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

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

悲觀性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

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

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

，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有閒階級長

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

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

，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人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

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

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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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生活附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

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 ）的

觀察，當人工智慧越來越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

變得越來越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由人工智能或者

搜索引擎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

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

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

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

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二十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

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發生一種稱為「認知卸載（

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包出去，

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

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止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

個陷阱。去年二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

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

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

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

，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七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

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的大部份參考

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這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越來越似威爾斯小說裏面的伊洛

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

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

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

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

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

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

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

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他們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

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

，今日的所謂「伊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

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

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

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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